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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同台」

今年正逢馬克思‧韋伯（Max Waber）演講

的百年紀念，為此圖書館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小

型特展，搭配每周三共四場的主題演講。整個展

覽的主題圍繞在韋伯「學術與政治」作為討論，

在百年之後又聚首新時代的人們來重新細讀韋伯

的思想。其中成大歷史系王健文教授的這場演講

「學術與政治之間」：韋伯＋徐復觀 ，主要談

論的是徐復觀的《學術與政治之間》，與韋伯的

《政治作為一種職業》和《學術作為一種職業》

相互對照，他將徐復觀與韋伯串聯起，使東西方

有了「同台」的對話機會。

學術的真價

這場演講中著重於從學術出發去看待與政

治之間的關係，在一開始王健文教授先以韋伯說

的：「一個人如果是一位教師，他首要的職業，

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他告

訴我們當「世界除魅」後，宗教等神祕性的因素

變得薄弱，現代許多的事物都強調以「理性」角

度去檢視和達成目的，所有的過程理性分析去判

斷結果，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單方面對價值的抉

擇與判斷時，我們又該如何下手？因此王健文教

授認為作為一位教師的他，將會把客觀的知識傳

授作為自己的責任，而價值的選擇則必須交由每

個人自身出發，他強調老師只提供知識的輔助，

不應該過度干涉學生的價值思考，這不是作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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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應該去左右的，他希望把這個選擇權交到學生

手上，由學生自己選擇和分辨，因為事實上：

「價值的選擇是個人的偏好，它無從統一。」也

因此每個人在面對資訊變化快速的現代時，必須

要以「清明理智」去面對現實的世界，必須學著

過濾何謂知識、何謂價值，而學術的意義則是告

訴人們事情可能的「真實」，它可能讓人無法接

受，甚至感到不舒服，但這是我們都必須認知到

的，因為不是所有的「真實」都合乎於我們的想

法，我們的觀點只是反映部分真實的一面。

接著他提到徐復觀，徐復觀為清末至民國

的新儒家學者，在他的《學術與政治之間》提到

「政治與學術，各有其領域。學術的真價，是要

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

決定。」在這裡可以看見徐復觀先生很清楚地將

學術與政治之間畫出一條線，並在認為他們須於

各自領域中決定其價值。然而王建文教授也提醒

我們：「政治不可避免但要將其視為工具。」因

為綜觀歷史上的思想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

人，他們大都為了時代的政治提出批判與思考，

學術與政治兩者間雖擁有各自領域，彼此卻有千

絲萬縷的交錯，但最重要的是回歸到作為一個學

術的知識份子，應該要清楚知道作為學術的個人

責任，政治只是一種媒介，學術的思想與價值還

是要在自身領域來決定，而這即是「除魅」之後

人人都該理解自身的「意義」。

就如同韋伯所言：「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

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

的事。」這些學者他們是發自內心的熱情，去

提出他們的價值回應這個世界，而這也是學術

的真正意義，從個人心志去追尋一個生而為人

的價值。

對一個文史雙棲的我而言，韋伯與徐復觀

所提出的想法，其實讓我忍不住重新去思考學習

文史的意義，記得演講中我向健文老師提出我的

困惑說：「徐復觀先生在著作中寫到：『生是第

一價值，其次再要求生的如何有意義。』但社會

上有些人連生都如此的艱辛了，我們又該如何去

協助他更進一步理解生的意義？」記得老師回答

我：「就忘記這些限制吧。」那時候的我有些想

哭，一來發現自己好像仍以一個人更高的姿態在

看待那些人的處境，二來那一瞬間我想這也是作

為文史的真正責任，因為文史或許無法像政治一

樣，能夠在當下迅速提出制度改革、影響國家發

展等，可是他們可以有「清明理智」的放大鏡讓

人知道一些「不舒服」的事實，給人有足夠的知

識分辨，這即是「文史的溫柔」，也許不是激烈

的一下子改變狀況，可是反覆不斷去回應和反抗

世界的變化與需求，我想這就是文史的任務—即

是背負著時代的價值，去打開價值的大門，讓更

多人可以找到和建立自己「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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